舊情人，找不找？
當人們隨著歲月的更迭，形色忙碌的將流逝的時間踩碎於腳底；當花兒卸下細細勾勒的彩妝，抖落一身豔紅回歸於塵土，這個城市正漫天流傳著一則惑動人心的廣告──尋找舊情人。
就如同散布在空中的塵埃粒子，在不知不覺中，侵蝕人們的五臟六腑，一時之間，回憶就像傳染病一般擴散漫延，隱隱勾動著那一條想念的神經，小小的廣告成了最煽情的春藥，越是禁忌，越是誘人採擷，即使在回憶的邊境拉起黃色警戒線，也無法阻止好奇心的窺視與違規。
於是，所有的刺探、所有的窺伺，盡數被合理化，「我只是想要知道他現在過得好不好…」，委婉而低姿態的哀求，如怨、如泣、如訴，我們搖著「關心」的旗幟，行使著自以為是、蠻橫而霸道的溫柔。
過去，究竟是過去？還是過不去？當時間還停留在曾經；當現在與過去苦苦角力、苦苦拉扯；當過去成了一隻大箝子，壓迫的讓人喘不過氣、連呼吸都無法自由，過不去的過去，於焉開始形成一股重量，甸甸的負在心頭，過去的牽絆與放不下，演變進化成吞食快樂的獸，禁錮著不願清醒的靈魂，我們親手為自己建造了一個牢籠，困在時間的死水裡，再也無法流動。

那一夜，無意中看見許久不見的他，驚愕之餘，竟久久不能自己，歲月在他臉上無情刻畫下痕跡，當初體型健碩的他，如今卻顯得有些福態，原本就虛長我些許年歲的他，任由時光讓他更形老態而龍鐘，五年，不算多、不算長，歲月卻在轉瞬間，染白了髮鬢、耄耋催人老…。忽忽驚覺，原來，時間偷走的不止是青春，還有那一段，我們天真的以為矢誌不渝的曾經…。

舊情人，究竟找不找？這個城市太過冷漠、太過拒人於千里，也所以，人們總是要在搜尋列上，一次又一次的鍵入這樣的字串，讓鋒利如刀的回憶，切割闃暗黑夜中衍生的寂寞，如同在茫茫大海，緊抓著最後救贖的浮木，希冀獲得一絲微薄的慰藉與溫暖。

「他現在正抱著誰？正枕著誰的肩？為誰傷心流淚？為誰綻放笑靨？」

無底深淵般的欲望，於是開始悄悄的伸出枝芽，生而長為帶了刺的藤蔓，緊緊攀附在貪得無厭的心牆，彷彿得到這些答案之後，彼此就能夠過得更好，緣木求魚的企盼，終究只是如同虛幻的海市蜃樓。
我們總愛以心代眼，以毫秒為單位的記憶每一刻的動魄驚心，再將它壓製成薄薄的明信片，預先寄給未來的自己，定格在剎那，彌封瞬間的感動。但記憶就像是個頑皮的孩子，惡作劇心喜般的欺瞞、篡改事實情節，濾除所有不堪回想的雜質，讓那一段落了鎖的過去、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斑駁腐朽的曾經永保鮮明美好，其實，腐蝕的又豈止是早已煙波渺渺的戀情，還有那一雙看不清事實的眼睛…。
很喜歡電影「征服情海」裡的一句台詞：「You completed me.」你，完整了我。一直以為，人生本來就存在著許多缺口，終其一生，都在人與人相逢交會的契機裡，尋尋覓覓著四處散落的拼圖。
因為都曾受過傷，所以更懂得珍惜擁有；因為都曾驕傲的過度武裝，所以更懂得放軟身段；因為都曾太過汲汲營營於記住別人對自己的殘忍以及造成的傷痕，所以更懂得如何善待自己…。只是，遺憾的是，我們總是要透過互相傷害，才能夠從中有所成長，最後終於明白，原來，每一個舊情人，都是我人生遺落的拼圖，在拼拼湊湊的蒐集過程中，完整了現在的我。

每一個戀人，都可能是過客；每一段戀情，都可能成為路過的風景，在荊棘密布的原始叢林中，並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出口，也不是每一個人的路都有出口，所以，即使短暫迷途，流浪的旅人還是得整理行囊、調整方向，繼續前行。如果旅行的意義，是為了成就幸福的自己，那麼，又何必在意舊情人究竟過得好不好？
放開手之後，才發現原來自己擁有的更多，不再為了過去牽腸掛肚、不再為了分手時傷人的字句患得患失、不再為了證明自己過得更好而時時刻刻保持最佳狀態、不再為了舊情人的些許消息而情緒大起大落…。讓過去自由的那一刻，天空如此遼闊…。
沒有下不完的雨、沒有黎明永遠不來的黑夜，宣告不治的愛情，就該讓它安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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